
一
满目琼花旋碧宇，翩然一色漫天开。
粉堆屋脊银装炫，玉树成林不舍裁。

二
放眼千山皆寂寞，栖身四野净尘埃。
三杯好酒驱寒意，再琢来年佛树栽。

雪
牛玉珍

幸运总被时光错过
可这并不影响
从柔弱到彷徨
从成熟到坚强
经受风雨的洗礼
在岁月的的长河里徜徉
经过多少次的轮回
用笑容迎接灿烂的阳光
用鎏光的年华
给自己一个微笑
绽放生命的辉煌

看完一则材料，我想起了《安的种子》这个绘本故事。老
师父给本、静、安每人一颗古老的莲花种子。急于求成的本
把种子埋在雪地里，关心过度的静选用最好的金花盆呵护
着种子。而安如往常一样从容地挑水、做斋饭、散步，等春天
到来，在池塘里种下这颗种子。盛夏时节，只有安的千年莲
花缓缓盛开着……

安的这份平和、从容与等蝴蝶来的同伴一样，他们宛如
一潭清澈平静的水，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社会中，难能
可贵。

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有多少像那个欲速不达、劳而无
获的捕蝶者？孩子识字时恨不能他立即出口成章；健身一周
后恨不能马上白瘦美；追剧、阅读时恨不能一键（页）快进；
练字几天后恨不能成为书法家……这么多“恨不能”背后隐
藏着什么？我们被什么裹挟而无法停下脚步?

高速发展的社会让人们无暇思考生活的意义；冷酷激
烈的竞争让人们不愿以真情换真心；有用至上的价值观左
右着人们的言行。浮华的世界改变了我们……

庄子有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一个人如果深陷
欲海、贪婪无度，就会失去生命中的灵性与智慧。所以庄子
宁愿选择曳尾于涂中的快乐，也不愿享受庙堂之华贵。孔子
的得意弟子颜回面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清贫生活

仍不改其乐。当他人因此而烦忧时，颜回在向我们展示着：
真正的富足无关华屋盛宴，而是内心的修篱种竹、崇德向
善。人淡如菊的杨绛先生，在媒体们绞尽脑汁想要登门采访
时，她始终闭门婉拒。她不为世间名利所动，坦然独守天性
中的那份本真，将一生倾注于文学事业，无问西东，终成著
作等身、令人景
仰的文学大师。

如庄子般
的智者，为我们
暗示着心灵的
出口。不要被眼
前的物欲捆绑，
让自己慌乱迷
失。认清自己，
学会知足，从而
珍惜当下所拥
有的。就像摄影
讲究减法一样，
生活也需要学
会做减法，这样
才会宁静自适、

随时处顺，才能从容淡定、轻装上阵，更好地拥抱自己想要
的生活。

净化焦躁之心，摆脱名缰利锁，你是否能在欣欣向荣的
盛夏迎来那朵盛开的古莲？你是否也能在悠然品茗的惬意
中，等待翩翩而至的蝶舞花间？

刘
静

刘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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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尔多斯一个名为达拉特旗的县城里，我守着假日
的悠闲，听着脚下无数蔓延而来的拆迁动土声，自顾自地沉
醉在仿佛是人生最后一次的午后静谧时光里。

递嬗不歇的岁月和城市发展的脚步即将推着我和我的
记忆再一次向前迈进。仿佛是刻意为之，又似乎全不经意，
面对拆迁，我早早地沉浸在了“物非昨，人亦非昨”的追念
中，睹着自家屋顶上那日日倾巢出动的鸽子们，开始和往日
对话。

院门外又传来了四下邻里围坐一起的闲话声语，三两
小孩伴着这温情杂呈的语絮，嬉闹作一团。虽隔着一道院
门，我却能想象他们的每一举手和每一投足。那些笑声里荡
漾着他们半生与一地鸡毛打交道的游刃有余和知足常乐。

我家住在被达旗人亲切地俗称为“小白房”的平房区，
家家户户的房子坐北朝南，整齐排列。我家是这一排房舍的
最后一家，三面环巷，所以院门开在西墙。以前我不理解，为
什么爸爸另要在南房设计一个开向西巷的小门，并在门外
沿着墙根做一个长长的水泥台，引得门外天天团簇三五邻
居。后来王叔叔家搬到对面，他家院门开在东墙，南房外竟
然做了与爸爸一模一样的对称设计，这下院门外更热闹了。
每天上午、午后、晚饭后，邻居们不约而同地拎块儿自赋座

垫属性的布，西边水泥台落座一排，东边水泥台落座一排，
开启日复一日又乐此不疲的家长理短与新闻天下。孩提时，
妈妈曾拉着我参与过这个就连面面相觑都不觉无聊的小型
座谈会；高中时，内向又孤僻的女孩开始厌烦甚至有些恐
惧，那些一推开门就迎上来的细细密密打量的眼神；成年
后，女孩走远了，带着巷子里独有的混杂着各家饭香的烟火
味走向她想要的高楼大厦与灯火辉煌，在常年沉溺于对心
灵隐幽世界的探索道路上，涂上了与成批的 90 后如出一辙
的孤独又漠然的脸色。所以，每一次回家，她都会精心避开

“座谈会”的时间，因为那些热腾腾的七嘴八舌的问询与关
怀会令一颗长期孤谧的心招架不住。

然而，此时此刻，我忽然发觉门外的声音是那么美好，
正是这些声音为生活增添了佐料，为人与人之间架起了“远
亲不如近邻”的纯挚情感。这声音里全是关于达拉特旗“小
白房”的岁月记忆。而不远处，那些轰隆作响的庞然大物正
带着“发展”与“进步”的利刃，推倒记忆，掘开陈旧，在地表
裂开一道道伤痕，直裂向这些声音的根处。

往后，巷子里的大家终要各自远去……
我的视线落回遥遥茫茫的往日，熟悉的声音盘旋在记

忆深处。对门阿姨拎着一桶废水，微笑着询问是否吃过饭

了；隔壁李叔叔白日唤着不知钻在哪个巷口玩闹的孙子回
家吃饭，深夜又为一只跳房的猫隔墙宽慰独自在家的我；唐
阿姨的老公突逢车祸离世，大家关心问候。还有更久更久之

凉前，在马叔叔家的南 房，弟弟第一次亲吻这个世界时那引
得众人欢笑的啼哭声。
那天外出看病，碰到邻居问询去处，只一句“咳嗽，出去看
看”，对方便随口回了句“去张郊奇那儿吧”，相视而笑的那
瞬间，忽然在心底洇开一阵浓浓的暖意，为我们共同的生活
和先民式的群体经验浅笑了一路。

文字后于口语而产生，文学始于口头故事。久远的过
去，人们围坐一起讲故事的场景是后世一切知识的、人文
的、哲思的生活的起源。而这最后的巷子里的声音，也许就
是那久远的延续，重复着人类最原始最质地的交汇方式。

我忽然害怕，当越来越多的人囿于网络的勾连世界，当
年轻人惯于埋首，厌倦交际，甚至开始过于诟病姑亲邻里的
热情时，这滚滚岁月里交汇过的声音终要苍白了意义。

巷子里的我们都明白，“声音”终将被关进骨灰盒似的
楼房格子里，可这巷子里的人际温情，将在时空的深处永
存，正如每一个稻草人执着守护的麦田，正如每一个深情的
人难以忘怀的过去。

无 悔 的 军 旅 梦（下 篇）

刘爱玲

初冬塞北草枯黄，
日短风高渐渐凉。
惯看空中枝叶舞，
闲听屏里韵声长。
青松不惧霜天雾，
翠柏尤怜白玉妆。
老酒三壶包毯暖，
雪飘再赏腊梅芳。

迎冬
张羊换

在青藏高原的那些日子里

1958 年 7 月 1 日，随大部队转展奔波至月底基本到了预定
地点，由于我们是后勤医卫保障部队，所以第一批进藏，直到
1961 年底最后一批撤回。在这满满的三年半时间里，真可谓是
大小战役峥嵘岁月稠，回首往事，记忆犹新。

在青川两省交界处的秀龙岗搜山，与叛匪遭遇，一举消灭
叛匪 30 余人，人数不多，但质量很高，因为该地区叛匪总指挥被
剿灭。

进剿称多县的叛匪，为了目标更小，白天隐蔽，连续三个晚
上行军，向导是一个叛匪出身的藏民，藏族区委书记任翻译，到
第三天晚上向导也迷路了，此时整个连队都人困马乏，只能向就
近的曲麻莱转移。

清剿江浪寺时，头人带路，在往上看是悬崖绝壁、向下看是
万丈深渊的长江边上艰难行进，连队人马付出了百倍艰辛，到了
江浪寺却是空无一人，叛匪闻讯逃之夭夭，这种情况也不止一次
……

军马对于骑兵来说是“无言的战友”，进藏时陪我们一路同
行的就是蒙古马，可到了藏区不服水土，体力消耗极大，在新寨
驻扎时，误吃了一种叫“醉马草”的植物，一夜之间 300 多匹军马
口流涎水摇头闭目不吃草，经过灌醋等措施施救，最后还是损失
了 20 多匹，战友们为此痛心疾首。

苦，确实苦。但因为年轻，我们还是很乐观的，每当一场战
役取得胜利，每当看到叛匪举手缴械投降的时候，大家无不欢欣
鼓舞。

正是在艰苦卓绝的那个年代，我们度过了苦乐年华，进而
身心也得到锤炼。正因为年轻，亲历如此艰辛，我们对美好生活
的憧憬也更加强烈。当我们平息叛乱的队伍到了拉秀寺时，已是
1959 年的三月二十几号，我们平叛的思想认识里逐渐渗透进了
爱国教育、民族团结的内容，进而收到了政治攻势的效果，平叛
工作露出了曙光。

天有不测风云。1959 年 3 月 10 日 ，西藏地方政府及反动
上层宣布“西藏独立”，并先后在拉萨集结 7000 余名叛乱武装分
子 ，于 3 月 20 日凌晨进攻驻拉萨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部队以
及企事业单位。在此前后西藏其他地区也发生了武装叛乱。为维
护国家统一，驻西藏人民解放军在司令员 张国华、政治委员 谭
冠三指挥下 ，于 3 月 20 日 10 时开始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
击。当天下午，人民解放军攻占叛乱指挥机关所在地罗布林卡，
消灭了叛乱武装主力，并迅速对拉萨其余叛乱武装进行包围 。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 ，至 3 月 22 日 9 时 ，

被围叛乱武装分子相继放下武器 ，拉萨叛乱遂告平息。
这个消息，我们是 3 月 28 日才从广播里听到的：西藏拉萨城内
的叛匪已被我军歼灭。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如同草原上
盛开的格桑花，散发出特有的芳香气息。

西藏平息叛乱，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历程，那是一段脱胎
换骨的心路。与西藏割舍不断的不仅是军民关系，更重要的是民
族情感，不是吗？在当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我非常喜欢
看电视节目，尤其是在看西藏卫视时，从中我有时还能寻找到与
那时相同或相似的一段生活经历，我也经常利用这些画面给我
身边的小辈念叨念叨，让他们也感受一些雪域高原的那份艰难
险阻，也让他们体验一下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那一份艰险和
凄苦。我想让他们对于牺牲，对于付出，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李叔
多次对我这样说。

写到此，我深深地感到：像李叔他们这辈人，真的是理想高
尚，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大爱满满的一代人。他们为国家，为社
会建立了功勋，但他们却从不吹嘘自己，从不炫耀功劳，只是勇
敢地战斗着，认真地工作着，默默地奉献着。那么崇高的荣誉，那
么卓著的功勋，几十年了压在箱底从不吹嘘和炫耀，一切的艰
难，一生的奋斗，所有的情感都深深地埋在心底了。

我家的军旅情怀

在我们家，不约而同的形成了一个共识———军人情怀。在
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我在村子里的私塾房念了三个冬书，学过

《三字经》、背过《百家姓》，还学过两天算盘子，就此在家乡也能
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了，所以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开始懵
懵懂懂地思考着，同时还为了吃饱肚子，所以就选择了当兵。
1951 年初我正好 18 岁，又逢部队征兵，我征得父母亲的同意，
顺利地入编到树林召的骑五师七支队，当时政委叫林国梁，原打
算开赴朝鲜抗美援朝，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没走，过了几年就随
大部队进藏平息叛乱了，在青藏高原上整整拼战了三年半，就是
这三年半为我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础。

这次进藏平叛，面对的是极其复杂和艰苦的战斗环境，有
自然的、人为的、宗教的、民族的等各种矛盾，而且有的矛盾还十
分敏感，并且难以把控，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十分陌生，比如在平
叛过程中，叛乱分子就和普通藏民混在一起，真的难以分辨，加
之语言不通，沟通不了，对此不能盲目出手，所以我们必须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好细致的分析工作。于是我
们在战斗间隙还要学习藏语，最起码能听懂个大概。讲述中李叔
还说了几句藏语：金珠玛米（解放军）、爸啦（父亲）、阿玛拉（母

亲）、扎西德勒（吉祥如意）、休吧德勒（早晨好），还给我讲了“玉
树”的含义，“玉树”就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遗址”。亚洲的三大
江河，长江、黄河、澜沧江均发源于玉树州西部被人们称为生命
禁区的“可可西里”高原。李叔一说起部队就有讲不完的故事，说
不完的情结，体现出的尽是无悔的军旅情怀。

大儿子李旭军从小就有军人情结。非常崇拜军人、崇拜英
雄，特别喜欢看战斗英雄的故事书籍和电影，如《雷锋的故事》、

《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小兵张嘎》及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事迹。每当我休假
回家，他总是凑在我跟前，戴戴我的军帽，穿穿我的军装，摸摸我
的的手枪，我猜想那时他就暗暗立下了志愿，等长大后也要去参
军。1976 年 2 月大儿子如愿以偿，在内蒙古边防一团 51142 部
队参军，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1982 年转业到旗检察院工作。

二儿子李旭明，1981 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开赴内蒙古
集宁桌子山某驻军基地。在艰苦的环境里，旭明除了完成日常军
事训练外，没有放弃复习文化课，两年半后考入部队院校，两年
后教导大队学习期满毕业，分配到基层锻炼，从此担负起守卫边
疆的国家重任，沿着内蒙古北部边境从乌拉特后旗的边防驻地
到呼伦贝尔北疆的莫力达瓦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基地，在十
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北部边防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一步步锻炼成长的李旭明，从普通的新兵成
长为正处级领导。几十年来，由于自小生活的环境就是部队大
院，耳濡目染的就是军营、军号、军歌、军装和军魂的熏陶，早在
幼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爱军人、爱军营的思想，所以在部队军旅
生涯一干就是几十年，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防和
稳定。二媳妇白玉珍，内蒙古军区医院干部。

是的，这就是无悔的军人情怀，老李叔从自己做起，把他的
精彩人生、青春年华都献给了祖国的和平稳定。他的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和孙子辈们继承光荣传统，继续参军，驻守着祖国的
边防。

三代人，立志卫国戍边。这是一支铁的队伍，每当相聚在一
起时，话题高度集中，这就是我们家的军旅情结，这就是我们多
少年来的部队情缘。在这里，我们三代人用鲜血和汗水走过那

“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这里，我们为共和国献出了人生中最美好
的青春年华！军装，军魂，军旗，军人的精神，军人的友情，将永远
鼓舞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感到生命里有了当兵的
历史，一辈子荣光，终身无悔！我们为当过兵而自豪，我们为参过
军而骄傲！真的是这样，那天我再次去李叔家，老两口特意要我
在去年腊月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牌匾下给他俩照一张像，还
特别给我说：“这就是我们家的荣誉，我们感到很光荣”。

回顾在藏区工作的几个年头，组织上给了我精心的培养，
使我从一个农村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军队干部，我与战友们结
下了愈久弥醇的深厚友谊。想起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想起遇到
的每个人和每件事，想起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心中就会涌起一种
深厚的军人情怀———军营里有泪水，也有欢笑，有成长的烦恼，
也有成功的喜悦，正是因为生命中有了这段历史，我们的回忆才
变得美好和珍贵，正是因为生命里有了这段经历，才一辈子也不
会后悔。军旅的壮丽人生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当过兵、扛过
枪、进过西藏，必然是一生的资产。

李叔说：也许，我家的军旅梦是那么平凡，那么简单，但平
凡不是平庸，简单不等于单调。在当兵的起跑线上每位军人都是
平等的，只要有信心有毅力，肯吃苦能耐劳，就没有实现不了的
梦想。掐指细数，我退伍三十七年了，仍然梦回部队，仿佛灵魂里
永驻不醒的就是军旅之梦,时间已永远定格在当兵那个时期，心
灵已融入那神圣的绿色军营，好在我的后辈们一直源源不断地
延续着这个梦想，我坚信，只要当过兵就应该活出个无怨无悔不
一样的精彩人生。

这篇文章没有结尾

人来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这么匆匆的几十年光景，血雨
腥风也罢，扬眉吐气也罢，或者是低调谦虚也罢，都得严格地履
行这个过程，可是仅仅是个过程吗？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留
下点印记才是。

当这篇文章就要停下键盘的敲击声时，李叔又告诉我一件
事，他要把这些军装及军需用品捐献出去，我再一次为李叔的行
为所感动，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文物呀，每一件服装、用品都蕴含
着生动感人的故事，都彰显出一种时代精神，只不过有的人不懂
也无心欣赏身边的人和物，也不知道停下匆匆的脚步去细细地
感受这些人和物的价值所在。

我正在为几家单位策划、设计着展览馆，这不是很好的馆
藏实物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当即表
示：李叔，我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好地设计一个场馆，让这

“红色物件”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让这“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成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好教材。

此刻，我为李叔胸前的党徽和毛主席像章而自豪，为李叔
的大公无私、心系国家的党员情怀而欣慰。

门外拆迁的大型机械马达轰鸣，往来的大吨位拉土车把李
叔家的窗玻璃震得嗡嗡直响，我情不自禁地对李叔说：“老革命
有盼了，能住新楼房呀！”。（完）


